
心理科学进展  2021, Vol. 29, No. 9, 1657–1668   © 202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21.01657 

 

1657 

积极刻板印象会产生消极影响？* 

王  祯   管  健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 天津 300071) 

摘  要  积极刻板印象是对社会群体的积极特质的描述, 以往刻板印象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消极刻板印象, 

却忽略了对积极刻板印象尤其是其消极影响的探讨。基于此, 分别从种族、性别和年龄这三个方面详细梳理

了积极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并阐述了其产生的条件, 包括积极刻板印象的微妙激活和明显激活、

积极刻板印象的准确表述和极端表述、积极刻板印象阐述者的内外群身份、呈现积极刻板印象的文化背景等。

未来研究可从集体主义文化、研究领域和对象, 干预方法和消极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等方面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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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刻板印象根据效价的不同, 可分为消极刻板

印象和积极刻板印象。由于消极刻板印象会对个

体的身心健康造成诸多不良影响, 尤其体现在其

引发的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上(Spencer 

et al., 2016; Steele & Aronson, 1995), 因此引得众

多研究者予以探讨。研究发现, 消极种族刻板印

象会导致黑人在认知测试上的表现显著低于白人

(Massey & Owens, 2014; Steele & Aronson, 1995); 

消极性别刻板印象会导致女性在理科领域上的学

业表现显著低于男性, 而男性在人文社科领域上

的学业表现显著低于女性(王祯, 2021; Spencer et 

al., 1999), 更有甚者会引发女性对理科领域和男

性对文科领域的自我否定, 最终影响其未来的职

业选择和职业表现(Casad & Bryant, 2016; Casad 

et al., 2019; Hall et al., 2015); 消极老年刻板印象

会使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如记忆表现下降)和生理

反应(如血压上升)受损(潘文静  等 , 2018; Levy, 

Ferrucci, et al., 2016; Molden & Maxfiled, 2016; 

Pikhartova et al., 2016; Robertson et al., 2016)。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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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于对消极刻板印象的大量探讨, 研究者对积极

刻板印象的考察却屈指可数。 

积极刻板印象 (positive stereotypes), 即个体

对社会群体成员在主观上持有的有利信念, 这种

信念会基于不同类别的成员, 直接赋予或间接暗

含其在某一特定领域具有优势性、有利性和优越

性(Czopp et al., 2015)。换句话说, 积极刻板印象

是对社会群体的积极特质的描述(Siy & Cheryan, 

2016)。激活个体的积极刻板印象, 能为其带来诸

多积极影响。比如 Shih 等人(2015)基于人们普遍

持有的“亚洲人具有较强的数学运算能力”这一积

极刻板印象和“女性具有较差的数学运算能力”这

一消极刻板印象, 以亚裔美国女性为被试, 分别

通过内隐和外显两种方式启动被试的性别身份、

种族身份和无身份启动 , 随后让其完成数学测

试。结果发现, 内隐启动种族身份组的数学成绩

显著高于无刻板印象启动组。这表明通过启动亚

裔美国人的种族身份, 能激活与其相联的在数学

领域上的积极刻板印象, 进而产生积极结果。既

然如此, 是否就意味着积极刻板印象定会引发积

极影响？Czopp (2008)的研究对此表示质疑 , 该

研究发现相比于没有听到白人称赞自己是“天生

的优秀运动员”的非裔美国人 , 听到该称赞的非

裔美国人会认为自己遭到了白人较多的偏见和较

少的喜爱。也就是说, 虽然表达积极刻板印象是

为了承认目标个体的成功, 但接收这种积极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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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的目标个体可能并不会将其视作一种对自我

的恭维(Siy & Cheryan, 2013)。 

当前研究者对积极刻板印象的探究较少且研

究结果较为混杂, 而国内与之相关的研究更是寥

寥无几, 且多关注积极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冯轲, 

2017; 王祯, 2020; 王祯, 杨丽娴, 2018; 赵守良, 

2010), 唯许文惠(2018)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考察了

积极刻板印象对男性学业成绩的消极影响。因此

有必要从种族、性别和年龄这三个方面详细梳理

积极刻板印象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总结积极刻板

印象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条件, 并针对该领域

存在的问题深入思考 , 避免陷入“积极刻板印象

定会产生积极影响”的思维桎梏 , 也同时对现实

生活予以规约。 

2  积极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 

积极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刻板印象

促进(stereotype boost)表现出来, 刻板印象促进即

个体的积极刻板印象被激活后, 行为表现得以提

高的一种现象(王祯, 杨丽娴, 2018)。当前, 对积

极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的探究主要集中在种族、

性别和年龄三个方面。 
2.1  积极种族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 

积极种族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主要以 Shih 等

人的研究为代表, 通过启动亚裔美国女性的亚洲

身份来激活相应的积极种族刻板印象, 结果发现

种族身份启动组的数学表现显著优于无身份启动

组(Shih et al., 1999; Shih et al., 2002; Shih et al., 

2012; Shih et al., 2015), 表现为刻板印象促进效

应。由于 Shih 等人(1999)的实验样本量过小, 可

能会影响到研究信度。因此, Gibson 等人(2014)通

过大样本进行了重复性实验, 结果也支持了该研

究结论。不过, 这项重复性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

(1)研究者在剔除了不知道种族刻板印象和性别刻

板印象的被试后, 才出现刻板印象促进效应。这

表明, 持有刻板印象可能是刻板印象产生影响的

前提。(2)实验结果并未发现数学认同具有调节作

用, 这一结果不仅没有验证 Shih 等人(2012)的研

究猜想 , 也与近期的一项研究结果矛盾(Saad et 

al., 2015)。该研究为减少由中国人、日本人和韩

国人等群体构成的亚裔可能带来的民族变异

(interethnic variability), 只以华裔美国女性为被

试, 考察了积极种族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结果

发现, 相比于无刻板印象激活组, 积极种族刻板

印象激活组中具有高数学认同的被试在数学测试

上表现更好, 而低数学认同的被试在数学测试上

表现更差。 

之所以出现上述这样矛盾的结果, Saad 等人

(2015)认为可能与唤醒度有关。当实验任务具有学

习性和练习性的特点时, 高认同的被试可能会认

为自己具备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去达到由积极刻板

印象引发的高期望, 进而产生最佳水平的唤醒度

使任务表现提高; 而当任务具有复杂性或困难性

的特点时, 低认同的被试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能力

不足, 并被这种积极刻板印象所威胁, 进而使唤

醒度降低导致任务表现下降。这就意味着 Gibson

等人(2014)的研究可能是高认同被试的唤醒度还

不够高, 而低认同被试的唤醒度还不够低, 才导

致数学认同的调节作用无效。目前还未有研究对

此有过实证探讨, 未来研究者可以将唤醒度作为

一个全新的变量纳入实验。此外, 根据 Saad 等人

(2015)的猜想 , 可以发现实验任务的难易程度也

可能是影响认同能否对刻板印象促进起到调节作

用的因素。比如赵守良(2010)在考察积极性别刻板

印象在不同的激活方式下, 任务难度和领域认同

对男性数学成绩的影响时发现, 内隐激活积极性

别刻板印象后, 对数学具有高、低领域认同的男

性在困难的数学测试上存在显著差异, 而在简单

的数学测试上无显著差异。虽然研究者证明了任

务难度的调节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1)该研究

并未发现积极刻板印象的促进作用; (2)该研究激

活的是积极性别刻板印象, 而非积极种族刻板印

象。这是否意味着任务难度的调节作用仅局限于

积极刻板印象的非促进作用和积极性别刻板印象

领域？此外, 文化差异是否也会对其造成影响？

这都需要未来研究加以考察。 

2.2  积极性别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 

亚裔美国女性的性别身份在数学领域上虽与

消极刻板印象相联, 但在语言领域上却与积极刻

板印象相联(人们普遍持认为女性的语言能力较

强)。相反, 其种族身份在数学领域上虽与积极刻

板印象相联, 但在语言领域上却与消极刻板印象

相联(人们普遍认为亚洲人的语言能力较弱)。因此, 

Shih 等人(2006)在启动了亚裔美国女性的性别身

份、种族身份和无身份启动后, 让其完成语言能

力测试。结果发现性别身份启动组的被试受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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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在语言能力测试上的表现

显著高于无身份启动组。这表明积极性别刻板印

象能给目标个体带来积极影响。该研究结论也得

到了国内研究的支持 , 如赵守良(2010)对女性在

积极性别刻板印象激活条件下语言测试表现的研

究, 发现了无论是简单还是困难的语言测试, 对

语言具有高领域认同的女性在积极性别刻板印象

激活条件下的成绩都显著高于无积极性别刻板印

象激活条件。 

此外 , 还有研究考察了在不同激活方式下 , 

积极性别刻板印象对男性数学成绩的影响及其内

在机制。结果发现, 内隐激活积极性别刻板印象

条件下被试的数学成绩显著高于外显激活条件 , 

而趋近动机在其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并且趋近

动机还会通过认知灵活性进一步影响被试的表现

(冯轲, 2017)。具体而言, 内隐激活积极性别刻板

印象相比于外显激活能引发个体较弱的趋近动机, 

进而提高个体的行为表现; 不仅如此, 这种较弱

的趋近动机还会提高个体的认知灵活性, 进而对

个体的行为表现产生积极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在

其他积极刻板印象领域对趋近动机和认知灵活性

的中介作用进行考察, 以验证该内在机制是否具

有领域限制。 

2.3  积极老年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 

积极老年刻板印象对老年人的积极影响, 主

要以 Levy 等人的研究为代表, 先激活老年人的积

极和消极老年刻板印象, 然后让其完成相应的认

知测试或生理测量, 结果发现积极老年刻板印象

启动组中老年人的认知表现和生理指标都显著优

于消极老年刻板印象启动组 (Levy, 1996, 2009; 

Levy et al., 2014; Levy, Slade, et al., 2012; Levy, 

Zonderman, et al., 2012)。其中, 认知方面, 主要表

现为积极老年刻板印象能提高老年人的记忆表

现。比如 Hagood 和 Gruenewald (2018)发现虽然

老年人的生产价值同自我价值一样对其晚年生活

起着重要作用, 但人们常常忽略老年人的生产价

值, 甚至对其持消极刻板印象。因此, 通过激活老

年人有关生产贡献的积极刻板印象(强调老年人

的生产性社会价值, 如充当自愿者)和消极刻板印

象(强调老年人对社会的负担, 如占用政府津贴), 

考察了其对老年人记忆测试的影响。结果发现 , 

积极老年刻板印象启动组的记忆成绩显著高于消

极老年刻板印象启动组。更有甚者, 研究发现这

种积极老年刻板印象对认知能力的积极影响除了

能发生在标准化的实验测试中, 生活化的测试也

证明了积极老年刻板印象的积极效应 (Bock & 

Akpinar, 2016)。生理方面, 主要表现为积极老年

刻板印象会降低老年人的压力水平。比如由于个

体晚年生活的累积性压力(cumulative stress)会对

其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因此一直是研

究者关注的重点; 而皮质醇作为压力的主要生物

指标, 水平过高则意味着个体的压力过大。基于

此, Levy 和 Moffat 等人(2016)通过老年人近 30 年

的纵向研究数据(1789 份皮质醇), 探讨了积极老

年刻板印象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 50 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 持有更消极的老年刻板印象组的皮质醇

水平增加了 44%, 而持有更积极的老年刻板印象

组的皮质醇水平在过去 30 年中相对稳定。这表明

积极老年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具有压力缓冲作用。 

此外, 还有很多研究也都支持了积极老年刻

板印象的积极影响, 比如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功能, 

使其在老年生活拥有更多的新朋友(Menkin et al., 

2017); 改善老年人对社会支持的感知, 使其对家

人的支持满意度更高(Cheng, 2020); 正向预测对

个人心理健康的积极评价 (Ramírez & Palacios- 

Espinosa, 2016)。更有甚者, 与老年刻板印象密切

相关的退休刻板印象(retirement stereotypes)也支

持了积极刻板印象的积极作用：能使持积极刻板

印象的老年人的寿命比持消极刻板印象的老年人

的寿命更长。具体而言, 对退休中生理健康持积

极刻板印象的老年人能多 4.5 年的寿命, 而对退

休中心理健康持积极刻板印象的老年人能多 2.5

年的寿命(Ng et al., 2016)。 

总的来说 , 积极刻板印象无论是在种族领

域、性别领域, 还是在年龄领域, 都表现出了对个

体心理和行为的积极效应。不仅如此, 研究还发

现这种积极效应的“力量”尤为强大, 即使启动了

个体所属内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 该个体也具有

较强的动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 逃离消极刻板印

象群体, 加入积极刻板印象群体。比如 Martiny 等

人 (2015)基于人们普遍持有的“女性运动能力较

差”这一消极性别刻板印象和“运动员运动能力较

强”这一积极运动刻板印象 , 选取了足球女性运

动员为被试, 将其随机分到单一身份启动组(启动

女性身份)或双重身份启动组(启动女性身份和运

动员身份), 然后让其完成运球任务。结果发现 , 



166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9 卷 

 

 

相比于单一身份启动组(消极刻板印象), 双重身

份启动组(既有消极刻板印象, 又有积极刻板印象)

中被试的运动成绩更好。这表明, 即使存在消极

刻板印象的影响, 只要在此基础上再激活某个积

极刻板印象, 也能使个体通过积极刻板印象来抵

抗消极刻板印象的不良影响, 进而表现出积极效

应。未来研究可以利用积极刻板印象这一特点, 干

预消极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 进而起到优化效应。 

3  积极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 

当下的社会准则强调并鼓励在个人和组织层

面体现包容性、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 因此人

们存在强烈的动机对传统上属于边缘的社会群体

(如黑人)持有可能具有刻板的积极言论。虽然积极

刻板印象具有赞许之意, 但研究发现这也可能对

目标群体成员带来诸多不良影响, 尤其体现在阻

碍目标个体在刻板印象领域的行为表现和增加其

对陈述积极刻板印象者的消极评价等方面(Cheryan 

& Bodenhausen, 2000; Czopp et al., 2015; Kay et 

al., 2013; Siy & Cheryan, 2013, 2016)。其中, 压力

窒息效应假说(choking under pressure hypothesis)

主要用于解释目标个体的行为表现受损。该假说

认为“尽管个人奋斗和情境要求个体要表现卓越”, 

但当其实际表现不尽人意时, 压力窒息便发生了

(Baumeister, 1984); 压力主要源于评估对象、奖

励、惩罚、竞争以及被个体视为与自我有关的表

现领域(Baumeister & Showers, 1986)。因此, 当个

体意识到他人(评估对象)因其所属群体的积极刻

板印象而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存在较高期望时, 个

体的表现压力可能会增加, 进而产生“窒息”并表

现糟糕(Smith & Johnson, 2006; Tagler, 2012)。 

社会认知的补偿效应(compensation effect)和

影射效应(innuendo effect)主要用于解释目标个体

对陈述积极刻板印象者的消极评价。根据刻板印

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社会目标

(个体和群体)的感知和判断存在两个基本的内容

维度(Abele & Wojciszke, 2013), 一个是代表诸如

好脾气、道德、值得信任、关怀和社交等特质的

热情维度, 另一个是代表诸如智力、能力、地位、

信心、抱负和权力等特质的能力维度(Fiske et al., 

2007; Fiske et al., 2002)。当这两个维度呈负相关

时, 会导致补偿刻板印象(Fiske et al., 2007)。比如

当某群体被刻板地认为具有高能力时, 也可能被

认为是冷酷和不道德的(低热情); 而当某群体被

刻板地认为具有高热情时, 也可能被认为是无能

和依赖的(低能力)。影射效应的研究发现, 当个体

接触对社会目标积极特质的描述(如某个体具有

高热情)时, 可能会认为这些描述也同时暗含了补

偿的消极信息(如该个体也具有低能力) (Kervyn 

et al., 2012)。因此, 通过提示补偿性积极刻板印象

能激活消极刻板印象(Fiske et al., 2015), 进而对

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消极影响。 

3.1  积极种族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 

种族刻板印象一直是研究者探讨的重点, 美

国“弗洛伊德事件”和“黑命贵运动”可以显见, 直

至今日对有色人种的消极态度并未完全消失, 可

能是以更为微妙和间接的形式传递着。根据种族

微歧视理论 (Theory of racial microaggressions), 

种族歧视常见于有意或无意的日常言语、行为和

环境中, 由于歧视者将其构造成积极或善意的言

论 , 使得这些歧视言论容易被公正化或合理化

(Tran et al., 2016)。而积极刻板印象即是种族微歧

视的一个例子, 虽然表面上具有赞许之意, 但由

于其是基于群体的特征来过度概括个体, 因此容

易使目标个体感到去人性化, 进而对陈述积极刻

板印象者持消极态度。Tran 和 Lee (2014)在考察

积极种族刻板印象对亚裔美国人的影响时, 先让

被试与同伴一起回答一些问题, 然后将被试随机

分为三个信息组 , 第一组是同伴对被试说“很高

兴与你交谈, 你的英语说得真好” (低种族负荷组), 

第二组是同伴对被试说“很高兴与你交谈 , 对于

亚洲人来说, 你的英文说得真好” (高种族负荷组), 

第三组是同伴对被试说“很高兴与你交谈” (控制

组), 最后让被试对同伴进行评价。结果显示, 相

比于低种族负荷组, 高种族负荷组中被试对其互

动同伴的评价更为消极, 且认为同伴对自己缺乏

准确的认识。此外, 高种族负荷条件中被试表现

出更少的意愿去继续与其互动伙伴交流。这表明, 

积极种族刻板印象并不一定产生积极效应, 甚至

可能对群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 , 在亚裔美国人中存在“模范少数的神

话” (model minority myth), 即人们对亚裔美国人

这样的“模范少数”群体存在积极刻板印象, 认为

如中国和日本的文化能克服种族逆境, 通过坚持

努力工作与家庭联系价值来取得学业和工作上的

成功。研究者考察了这种“模范少数的神话”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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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对亚裔美国人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结果

发现被试对积极刻板印象的认可度越高, 其心理

应激水平越高, 对求助的态度越消极(Gupta et al., 

2011)。 

3.2  积极性别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 

Shih 等人对积极刻板印象的探究, 无疑将积

极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推向了一个制高点(Shih et 

al., 1999; Shih et al., 2012; Shih et al., 2015)。但随

后也有一系列基于压力窒息效应假说的研究, 提

出积极刻板印象也可能导致消极影响(Cheryan & 

Bodenhausen, 2000; Smith & Johnson, 2006; Tagler, 

2012)。Cheryan 和 Bodenhausen (2000)在研究中通

过让积极刻板印象的操作更公众化(即让被试感

到他人对其持有较高期望), 发现积极刻板印象不

但没有提高被试的数学表现, 反而使其数学表现

降低了。这与压力窒息效应的假说一致, 当外群

体期望目标个体在积极刻板印象任务中具有良好

表现时, 目标个体可能会担心自己是否能满足这

样的高期望, 进而使其在积极刻板印象领域中的

任务表现受损。这种压力窒息效应不仅体现在单

一积极刻板印象造成的压力上, 当多种积极刻板

印象同时呈现时, 目标个体为印证多重积极刻板

印象引发的期望, 感到的压力会更大, 更易出现

窒息效应, 导致行为表现受损。Rosenthal 和 Crisp 

(2007)考察了单一积极刻板印象(性别身份启动)

和双重积极刻板印象(性别和学校身份启动)对数

学和非数学专业男性(即数学认同和数学否定认

同)的数学成绩的影响, 结果发现相比于单一积极

刻板印象激活组中数学认同被试的数学成绩, 双

重积极刻板印象激活组中数学认同被试的数学成

绩显著降低。此外, 国内研究也发现了相比于无

积极刻板印象启动组, 双重积极刻板印象启动组

中对数学具有高领域认同的被试的数学成绩显著

降低(许文慧, 2018)。不同的是, 该研究发现单一

积极刻板印象启动组中被试的数学成绩相比于无

积极刻板印象启动组存在不显著的降低。这进一

步表明, 积极刻板印象需要到达一定的程度, 才

会引发压力窒息效应。 

积极性别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不仅体现在个

体的行为表现上, 还包括其对刻板印象领域的评

价。比如最近的一项研究(Kahalon et al., 2020)在

考察积极性别刻板印象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时发

现 , 积极刻板印象组 (呈现女性具有共享性特征

(communality), 如助人、真诚等)中女性的数学表

现显著低于无刻板印象组; 此外, 积极刻板印象

中女性相比于无刻板印象组, 感受到了更高的刻

板印象威胁。而对于男性, 结果发现积极刻板印

象组(呈现男性自立性特征(agency), 如能力、高效

等)中男性的情绪再认表现显著低于无刻板印象

组。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者也有激活女性美貌特

征(如吸引)的积极刻板印象, 却并未发现女性的

数学成绩降低。究其原因, 可能是因为共享性和

自立性属于补偿性积极刻板印象, 激活女性的共

享性刻板印象 , 也会激活女性的消极刻板印象 , 

让女性感到自己的自立性较低, 不能较好地完成

数学测试(Fiske et al., 2015); 而美貌与自立性并

不具有补偿性, 即使激活女性的美貌积极刻板印

象, 也不会激活其自立性较低的消极刻板印象。

此外, 以往研究考察的是积极性别刻板印象(男性

的数理能力较强)下刻板印象一致领域(数学测试)

的变化(Cheryan & Bodenhausen, 2000; Rosenthal 

& Crisp, 2007), 而 Kahalon 等人(2020)考察的却是

积极性别刻板印象(女性具有较高的共享性或男

性具有较高的自立性)下刻板印象非一致领域(数

学测试或情绪测试)的变化。这表明, 积极性别刻

板印象不仅会消极影响到目标个体在刻板印象一

致领域的行为表现, 还可能消极影响到其在刻板

印象非一致领域的表现。 

3.3  积极老年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 

研究者对老年刻板印象的研究多关注其对老

年人心理和生理健康的积极影响 (Cheng, 2020; 

Hagood & Gruenewald, 2018; Levy, Moffat, et al., 

2016; Menkin et al., 2017), 但 Fung 等人(2015)的

研究证明了这样的积极刻板印象也会给老年人带

来消极影响。通过给被试呈现不同效价的老龄化

描绘刺激(消极、中性、积极和极端积极), 然后分

别在 3 个实验中收集其眼动指标(实验 1)、生理指

标(实验 2)和认知指标(实验 3)。结果发现对于老

年被试而言, (1)老龄化的积极描绘与较少的个人

老龄化的消极感知存在联系, 而老龄化的极端积

极描绘不存在该联系; (2)老龄化的积极描绘能对

被试的心血管反应产生镇静作用, 而老龄化的极

端积极描绘并不会产生类似的积极作用; (3)老龄

化的积极描绘使被试的记忆表现显著提高, 而老

龄化的极端积极描绘使被试的记忆表现显著降

低。和上述有关积极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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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Fung 等人(2015)的研究虽然也证明了积极

老年刻板印象会给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带来消极影

响, 但这样的消极效应只反映在极端的积极老年

刻板印象中, 而积极老年刻板印象却产生了积极

效应。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积极老年刻板印象 , 

极端积极老年刻板印象让被试感到不真实, 进而

产生反噬效果。值得注意的是, Rosenthal 和 Crisp 

(2007)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单一积极性别刻板印象, 

双重积极性别刻板印象可能会使目标个体感到压

力窒息, 从而使行为表现受损。同样是改变积极

刻板印象的程度, 前者认为积极刻板印象的消极

影响的内在机制是不真实感, 而后者确认为是压

力窒息效应。究竟是因为积极刻板印象的领域不

同(老年刻板印象和性别刻板印象)？还是积极刻

板印象的呈现方式不同(呈现单一积极刻板印象

和呈现双重积极刻板印象)？亦或是不真实感与

压力窒息效应本就存在联系？这都亟待未来研究

予以探讨, 以促使更好地理解积极刻板印象引发

消极影响的内在机制。 

除了在种族、性别和年龄领域发现了积极刻

板印象的消极影响, 新近研究者还在其他领域也

证明了该现象的存在。在医务领域, 研究者发现

对医生(人们普遍认为医生有能力)、护士(人们普

遍认为护士具备关怀性)和药剂师(人们普遍认为

药剂师对药物最为博学)的积极刻板印象会消极

影响到医护人员在工作中的协作性(Darmayani et al., 

2020); 在性取向领域, Hettinger 和 Vandello (2014)

虽然没有直接考察积极性取向刻板印象对同性恋

者的影响 , 但探讨了人们普遍持有的“同性恋者

较为富裕”这一积极刻板印象对同性恋者权利的

影响, 结果发现认为同性恋者更为富裕的被试会

减少对同性恋者合法权利的支持。总体来看, 积

极刻板印象虽然表面具有善意, 但在特定条件下

同消极刻板印象类似, 依旧会引发消极影响。 

4  积极刻板印象产生消极结果的条件 

积极刻板印象既能产生积极影响, 又能导致

消极结果。究其原因, 可能受以下几个调节变量

的影响。 

(1)积极刻板印象的激活方式：微妙激活还是

明显激活。微妙激活(subtle activation), 也即内隐激

活(implicit activation); 明显激活(blatant activation), 

也即外显激活(explicit activation)。研究发现, 明

显激活积极刻板印象可能会引发高期望, 令目标

个体感到压力, 表现为压力窒息效应; 也可能令

目标个体认为自己被不合理地强加了某个群体身

份, 使其产生去人性化的感觉, 最终引发消极结果

(Cheryan & Bodenhausen, 2000; Siy & Cheryan, 

2013)。相反, 微妙激活积极刻板印象则可能给个

体一种自信和希望感, 表现为刻板印象促进效应, 

最终产生积极结果(Saad et al., 2015; Shih et al., 

2015)。但近期一项对积极刻板印象的元分析却发

现内隐和外显激活积极刻板印象都能提高个体的

测试表现, 只是内隐激活条件下这种提升效应更

大(冯轲, 2017)。究其原因, 可能是不同的研究者

在实验过程中对自我关联、目标个体、领域认同

和任务难度等影响因素的操作和控制存在差异

(赵守良, 2010)。因此, 未来研究需要对此进一步

予以控制以考察激活方式的影响。 

(2)积极刻板印象的准确与否：准确表述还是

极端表述。刻板印象虽然不完全准确, 但它对指

导人们的社会经验具有重要作用, 尤其是当个体

进入一个复杂且涉及语言、场所、种族和人群等

多 变 的 环 境 时 , 该 作 用 尤 为 明 显 (McFarlane, 

2014)。这就意味着积极刻板印象的准确性可能是

影响其结果效价的因素。Rosenthal 和 Crisp (2007)

微妙激活积极性别刻板印象后, 发现单一积极刻

板印象产生积极影响, 而双重积极刻板印象产生

消极影响。相比之下, 同样是微妙激活性别刻板

印象, Shih 等人(2015)却发现了刻板印象促进效

应。究其原因, 可能是受到积极刻板印象表述的

准确性的影响。相比于单一积极刻板印象, 双重

积极刻板印象可能让被试感觉刻板印象过于极端, 

与自己所持有的传统的、准确的刻板印象不一致, 

进而导致非真实感而引发抵触效应。这一猜想得

到了 Fung 等人(2015)的研究支持, 该研究发现相

比于一般积极老年刻板印象, 极端积极老年刻板

印象会给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层面都带来不良影

响。如前所述, 考虑到该研究与 Rosenthal 和 Crisp 

(2007)的研究在探讨领域和实验设计上并非完全

对等, 因此积极刻板印象的准确与否这一因素是

否起调节作用还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验证, 尤其

是需要考察积极刻板印象在微妙激活和明显激活

中是否存在最佳的准确表述。 

(3)积极刻板印象的阐述者：内群体成员还是

外群体成员。相比于内群体成员来阐述积极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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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或不呈现积极刻板印象的阐述对象, 由外群

体成员来对其进行阐述时, 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

(Siy & Cheryan, 2013; Son & Shelton, 2011)。这可

能是因为外群体的阐述会比内群体的阐述, 更能

令目标个体感到偏见(Czopp et al., 2015)。比如 Siy

和 Cheryan (2016)的研究发现, 相比于无刻板印

象言论组, 当女性听到男性陈述有关女性积极刻

板印象的言论 (如女性具有养育性和温柔特质 ), 

更可能认为该男性对其持有消极刻板印象(如认

为女性大惊小怪), 也会认为该男性更可能是性别

歧视者。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该研究提到了外群

体成员阐述积极刻板印象可能会导致消极效应 , 

但研究者并没有在实验中纳入积极刻板印象的女

性陈述者。因此, 未来可以将积极刻板印象阐述

者的性别作为自变量纳入探讨范围, 以检验其是

否真的存在调节作用。 

(4)呈现积极刻板印象的文化背景：个体主义

文化还是集体主义文化。研究发现, 面对积极刻

板印象言论, 相比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 个

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报告个性被侵犯后受到的威

胁更大。这可能是因为积极刻板印象意味着他人

对目标个体的评价仅仅是基于其群体身份, 而非

其个人的特征和属性 ; 个人主义文化强调的是

“人生而不同”, 集体主义文化则宣称“人与人之间

存在基本联结”。因此, 相比于集体主义文化, 积

极刻板印象与定义自我为独特的、不同的个人主

义文化更加不符, 进而会对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

体构成威胁(Siy & Cheryan, 2013)。 

5  问题与展望 

相比于消极刻板印象, 积极刻板印象通常被

认为是无害的、夸赞的和无伤大雅的, 因此一直

较为低调, 不被人们注意。但新近研究发现, 积极

刻板印象不仅存在积极影响, 还会产生诸多消极

影响。由于当前对积极刻板印象的探讨不多、时

间较短以及深度不足, 导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

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对其进一步探究。 

5.1  考察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积极刻板印象的

影响 

当前有关积极刻板印象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西方国家, 这就预设了积极刻板印象的相关

结果多建立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人主义文

化倾向于将个人看作是一个独立体, 与群体里的

他人相互分离, 而刻板印象是基于个体所属群体

的特征和属性对个体的信念(Gupta et al., 2011)。

因此, 积极刻板印象可能对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

体在“自我独特性”方面构成威胁, 进而引发消极

影响。Siy 和 Cheryan (2013)以亚裔美国人为被试, 

发现积极刻板印象目标对积极刻板印象陈述者作

出了更多的消极反应, 去人性化在其中起着中介

作用。这进一步说明了积极刻板印象会令目标个

体感到去人性化, 进而对相应的心理行为造成负

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该研究虽然也考虑到了

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 并以亚洲出生的亚裔美国

人为被试证明了上述结论, 但相比于亚洲本土化

人群, 其受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可能较小。相比

于个人主义文化, 集体主义文化倾向于个人与他

人之间存在相似性和联系性, 这与积极刻板印象

基于群体的概括性相符。既然如此, 若以在集体

文化中土生土长的个体为被试进行实验, 积极刻

板印象是否仍会引发消极影响呢？中国作为集体

主义文化的代表, 强调万事万物都存在联系, 太

极生两仪 , 两仪生四象 , 四象生八卦 , 八卦生万

物。虽然国内已有研究考察过积极刻板印象的效

应、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等(冯轲, 2017; 许文慧, 

2018; 赵守良, 2010), 但多集中在积极刻板印象

的积极影响和性别刻板印象领域。因此, 未来研

究可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进一步考察积极刻板

印象在种族、年龄和性取向等不同刻板印象领域

上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5.2  拓宽积极刻板印象影响研究的领域和对象 

对积极刻板印象的影响的拓展可以分为横向

上的领域拓宽和纵向上的对象延伸。其中, 领域

拓宽主要是指当前对积极刻板印象的探讨鲜少 , 

且多集中在性别、种族和老年刻板印象这三个领

域; 而根据消极刻板印象的众多研究, 未来应努

力将积极刻板印象的影响拓展到其他领域。以积

极性取向刻板印象为例, 人们通常会刻板地认为

男同性恋者比男异性恋者具有更少的男性气质和

更多女性气质(Kite & Whitley, 1996), 而这可能会

影响到其未来的工作。研究发现, 在职场中男同

性恋求职者比男异性恋求职者更可能成功应聘到

具有女性气质的工作; 而男异性恋求职者比男同

性恋求职者更可能成功应聘上具有男性气质的工

作(Steffens et al., 2019)。根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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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性恋者通常被刻板地认为比男异性恋者有更

高的共享性和更低的自立性 (Clausell & Fiske, 

2005)。既然如此, 根据积极性别刻板印象对男性

和女性的消极影响(Kahalon et al., 2020), 当激活

男同性恋者具有共享性的积极刻板印象, 是否会

减少其进入自立性主导的工作的可能？而当激活

男异性恋者具有自立性的积极刻板印象, 是否会

减少其进入共享性主导的工作的可能？未来研究

可以就此予以深入探讨。此外, 人们普遍持有“文

科生比理科生更擅长文科”和“理科生比文科生更

擅长理科”这样的专业刻板印象(Moè et al., 2020)。

根据 Rosenthal 和 Crisp (2007)对双重积极刻板印

象的研究, 文科女性存在明显的文科生身份和女

性身份, 当激活与这双重身份相联的积极刻板印

象, 是否会令其在语文和英文等文科测试上表现

下降？而理科男性存在明显的理科生身份和男性

身份, 当激活与这双重身份相联的积极刻板印象, 

是否会令其在数学和物理等理科领测试上表现下

降？这亟需未来研究予以探讨。 

对象延伸主要是指当前有关积极刻板印象的

研究主要以成人和老年人为主, 还未有研究考察

积极刻板印象对儿童的影响。王祯(2021)指出, 7

岁之前儿童可能还不存在刻板印象意识, 而持有

刻 板 印 象 意 识 是 刻 板 印 象 产 生 影 响 的 前 提

(Gibson et al., 2014)。因此, 积极刻板印象对 7 岁

以前的儿童是否不会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这也

是未来研究值得考察的方向, 不仅能完善积极刻

板印象在纵向方面的研究, 同时还可能为干预积

极刻板印象对儿童的消极影响提供证据。 

5.3  探索积极刻板印象引发消极影响的干预方法 

虽然当前有众多干预消极刻板印象的消极影

响的方法(Spencer et al., 2016), 但还没有直接探

讨干预积极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的方法。而积极

刻板印象极具称赞的性质, 使其消极影响比消极

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更为“微妙”。因此, 对其干预

方式也需“小心翼翼”, 不可直接对抗积极刻板印

象(Alt et al., 2019)。比如 Czopp 等人(2015)认为不

鼓励目标个体采用积极刻板印象的行为方式, 而

鼓励更具建设性意义的社会互动。也就是说, 增

加对积极刻板印象的普识, 并且鼓励人们感知和

承认社会群体的变异性(如特质、外表和结果等方

面), 同时也要认识到积极刻板印象在人际上和系

统上的局限性。此外, 鉴于选择是一种个体表达

个性的方式, 这就意味着具有选择性的、社会赋

予的群体身份(比如专业、财富)可能比根植于生物

属性的群体身份(如性别、种族)更能引发积极刻板

印象的积极影响(Siy & Cheryan, 2013)。Siy 和

Cheryan (2016)发现, 当白人公然拒绝对亚裔美国

人的消极刻板印象时, 亚裔美国人会认为对其群

体持积极刻板印象的白人具有较少的偏见; 而对

于没有公然反对消极刻板印象的白人, 亚裔美国

人则会认为白人对其群体存在较多的偏见。这是

否就意味着陈述积极刻板印象的人如果事前声称

自己不存在消极刻板印象, 则可在人际互动中避

免目标个体对自己的消极评价, 减少由积极刻板

印象引发的消极结果？未来研究可以去验证以上方

面是否具备干预性, 同时积极探索新的干预措施。 

5.4  考察消极刻板印象是否存在积极影响 

既然积极刻板印象存在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 

那消极刻板印象是否也存在积极影响呢？范依婷

等人(2019)在考察刻板印象威胁对城市出生的留

守儿童的认知表现时发现, 威胁组的认知表现显

著高于无威胁组, 这显然与常见的消极刻板印象

导致消极影响的结果相矛盾。根据刻板印象威胁

整合模型(Schmader et al., 2008), 留守儿童作为弱

势群体(相比于非留守儿童), 理应在受到刻板印

象威胁的影响后, 在认知测试中表现下降。之所

以会产生这样积极结果, 可能是因为受刻板印象

威胁的个体有更高的心理唤醒水平, 在任务中会

付出更多的努力来使自己的表现更好(范依婷 等, 

2019)。不仅是学业领域, 研究者在运动领域也发现

了消极刻板印象的积极效应。Deshayes 等人(2019)

通过自步骑行训练(self-paced cycling exercise)发

现, 在面对消极性别刻板印象时(人们普遍认为女

性的运动能力差于男性), 男性和女性的成绩都提

高了。这可能是因为对某一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

会引发归属于该群体的个体的动机增加, 进而使

个体想通过更好的行为表现去证明对其的消极刻

板印象是错误的。这类研究似乎表明消极刻板印

象确实存在积极效应, 但由于当前对此方向的探

讨较少, 且内在机制如何, 能否具有跨文化一致

性等都不得而知。因此, 需要未来研究可以通过

重复性实验证明消极刻板印象是否存在积极效应,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该效应的持续时间、是否

能推广到种族和年龄等其他刻板印象领域及其内

在机制等。 



第 9 期 王  祯 等: 积极刻板印象会产生消极影响？ 1665 

 

 

6  小结 

消极刻板印象对个体身心健康带来的消极影

响 , 常常让人避而远之; 与之相反 , 积极刻板印

象表现出的积极效应, 常常令人趋之若鹜。但新

近的研究却发现积极刻板印象也存在消极影响 , 

这似乎与多数人的认知不符。基于此, 通过梳理

积极刻板印象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不仅是希

望能在学理上予以填新, 助益日后研究在该领域

中的深入探讨, 更希望让普通公众了解积极刻板

印象的“暗黑”面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是因为

这种微妙的社会心理比明显的心理(如消极性别

刻板印象)更难以识别(Barreto & Ellmers, 2005), 

才能“明目张胆”地延续着性别不平等或种族不平

等。由此, 该领域也呼吁未来能有更多的研究关

注积极刻板印象的探究, 了解其对个体、群体和

整个社会的积极甚至消极影响, 以助力全方位了

解、理解并合理应用刻板印象, 规避消极刻板印

象, 建设性促进积极刻板印象。 

参考文献 

范依婷, 周天爽, 杨莹, 崔丽娟. (2019). 刻板印象威胁对

城市出生流动儿童认知表现的积极效应及机制. 心理科

学, 42(4), 884–890. 

冯轲 . (2017). 积极刻板印象的提升效应: 激活方式的影

响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潘文静, 温芳芳, 佐斌. (2018). 老年刻板印象威胁及其研

究操纵. 心理科学进展, 26(9), 1670–1679. 

王祯. (2020). 刻板印象促进与刻板印象阻抗: 刻板印象威

胁干预的新视角. 心理技术与应用, 8(10), 619–627. 

王祯. (2021). 儿童的性别刻板印象威胁及其干预. 心理科

学进展, 29(2), 276–285. 

王祯, 杨丽娴. (2018). 刻板印象提升与刻板印象促进. 心

理科学进展, 26(7), 1264–1271. 

许文慧. (2018). 大学男生数学成绩压力下 choking——基

于积极刻板印象和领域认同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 

南京师范大学. 

赵守良 . (2010). 正性刻板印象下任务难度和领域认同对

绩效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重庆. 

Abele, A. E., & Wojciszke, B. (2013). The big two in social 

judgment and behavior. Social Psychology, 44(2), 61–62. 

Alt, N. P., Chaney, K. E., & Shih, M. J. (2019). “But that was 

meant to be a compliment!”: Evaluative costs of 

confronting positive racial stereotypes.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22(5), 655–672. 

Barreto, M., & Ellemers, N. (2005). The burden of 

benevolent sexism: How it contributes to the maintenance 

of gender inequal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5(5), 633–642. 

Baumeister, R. F. (1984). Choking under pressure: 

Self-consciousness and paradoxical effects of incentives 

on skillfu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3), 610–620. 

Baumeister, R. F., & Showers, C. J. (1986). A review of 

paradoxical performance effects: Choking under pressure 

in sports and mental tes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 361–383. 

Bock, O., & Akpinar, S. (2016). Performance of older 

persons in a simulated shopping task is influenced by 

priming with age stereotypes. Plos One, 11(9), e0160739. 

Casad, B. J., & Bryant, W. J. (2016). Addressing stereotype 

threat is critical to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in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7, 8. 

Casad, B. J., Petzel, Z. W., & Ingalls, E. A. (2019). A model 

of threatening academic environments predicts women 

stem majors’ self-esteem and engagement in stem. Sex 

Roles, 80, 469–488. 

Cheng, S. T. (2020). The effect of negative aging 

self-stereotypes on satisfaction with social support.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5(5), 981–990. 

Cheryan, S., & Bodenhausen, G. V. (2000). When positive 

stereotypes threaten intellectual performance: The 

psychological hazards of ‘model minority’ statu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5), 399–402. 

Clausell, E., & Fiske, S. T. (2005). When do subgroup parts 

add up to the stereotypic whole?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for gay male subgroups explains overall rating. Social 

Cognition, 23(2), 161–181. 

Czopp, A. M. (2008). When is a compliment not a 

compliment? Evaluating expressions of positive 

stereotyp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2), 413–420. 

Czopp, A. M., Kay, A. C., & Cheryan, S. (2015). Positive 

stereotypes are pervasive and powerful.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4), 451–463. 

Darmayani, S., Findyartini, A., Widiasih, N., & Soemantri, D. 

(2020). Stereotypes among health professions in Indonesia: 

An explorative study. Korean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32(4), 329–341. 

Deshayes, M., Clément-Guillotin, C., & Zory, R. (2019). 

“Men are better than wom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a 

negative stereotype toward women on a self-paced cycling 

exercise.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41(4), 

242–250. 

Fiske, S. T., Bergsieker, H., Constantine, V., Dupree, C., 



1666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9 卷 

 

 

Holoien, D. S., Kervyn, N., … Swencionis, J. (2015). 

Talking up and talking down: The power of positive 

speak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1(4), 834–846. 

Fiske, S. T., Cuddy, A. J. C., & Glick, P. (2007).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social cognition: Warmth and compet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1(2), 77–83. 

Fiske, S. T., Cuddy, A. J. C., Glick, P., & Xu, J. (2002). A 

model of (often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 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6), 878–902. 

Fung, H. H., Li, T., Zhang, X., Sit, I. M., Cheng, S. T., & 

Isaacowitz, D. M. (2015). Positive portrayals of old age do 

not always have positive consequence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0(6), 913–924. 

Gibson, C. E., Losee, J., & Vitiello, C. (2014). A replication 

attempt of stereotype susceptibility (Shih, Pittinsky, & 

Ambady, 1999): Identity salience and shifts in quantitative 

performance. Social Psychology, 45(3), 194−198. 

Gupta, A., Szymanski, D. M., & Leong, F. T. L. (2011). The 

“model minority myth”: Internalized racialism of positive 

stereotypes as correlate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attitudes toward help-seeking.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2), 101–114. 

Hagood, E. W., & Gruenewald, T. L. (2018). Positive versus 

negative priming of older adults’ generative value: Do 

negative messages impair memory? Aging and Mental 

Health, 22(2), 257–260. 

Hall, W. M., Schmader, T., & Croft, E. (2015). Engineering 

exchanges: Daily social identity threat predicts burnout 

among female engineer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6(5), 528–534. 

Hettinger, V. E., & Vandello, J. A. (2014). Balance without 

equality: Just world beliefs, the gay affluence myth, and 

support for gay right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7(4), 

444–463. 

Kahalon, R., Shnabel, N., & Becker, J. C. (2020).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positive gender stereotypes on women’s 

and men’s performance in counter-stereotypical tasks and 

pursuit of agentic and communal goals. Social Psychology, 

51(1), 50–62. 

Kay, A. C., Day, M. V., Zanna, M. P., & Nussbaum, A. D. 

(2013). The insidious (and ironic) effects of positive 

stereotyp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2), 287–291. 

Kervyn, N., Bergsieker, H. B., & Fiske, S. T. (2012). The 

innuendo effect: Hearing the positive but inferring the 

negativ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1), 77–85. 

Kite, M. E., & Whitley, B. E. (1996). Sex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 persons, behaviors, and civil 

rights a meta-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4), 336–353. 

Levy, B. R. (1996). Improving memory in old age through 

implicit self-stereotyp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6), 1092–1107. 

Levy, B. R. (2009). Stereotype embodiment: A psychosocial 

approach to aging.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6), 332–336. 

Levy, B. R., Ferrucci, L., Zonderman, A. B., Slade, M. D., 

Troncoso, J., & Resnick, S. M. (2016). A culture-brain 

link: Negative age stereotypes predict Alzheimer’s disease 

biomarkers. Psychology and Aging, 31(1), 82–88. 

Levy, B. R., Moffat, S., Resnick, S. M., Slade, M. D., & 

Ferrucci, L. (2016). Buffer against cumulative stress: 

Positive age self-stereotypes predict lower cortisol across 

30 years. GeroPsych: The Journal of Gerontopsychology 

and Geriatric Psychiatry, 29(3), 141–146. 

Levy, B. R., Pilver, C., Chung, P. H., & Slade, M. D. (2014). 

Subliminal strengthening: Improving older individuals’ 

physical function over time with an implicit-age-stereotype 

interven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12), 2127–2135. 

Levy, B. R., Slade, M. D., Murphy, T. E., & Gill, T. M. 

(2012). Association between positive age stereotypes and 

recovery from disability in older pers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08(19), 1972–1973. 

Levy, B. R., Zonderman, A. B., Slade, M. D., & Ferrucci, L. 

(2012). Memory shaped by age stereotypes over time.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7(4), 432–436. 

Martiny, S. E., Gleibs, I. H., Parks-Stamm, E. J., 

Martiny-Huenger, T., Froehlich, L., Harter, A. L., & Roth, 

J. (2015). Dealing with negative stereotypes in sports: The 

role of cognitive anxiety when multiple identities are 

activated in sensorimotor tasks.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37(4), 379–392. 

Massey, D. S., & Owens, J. (2014). Mediators of stereotype 

threat among black college studen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7(3), 557–575. 

McFarlane, D. A. (2014). A positive theory of stereotyping 

and stereotypes: Is stereotyping useful? Journal of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8, 140–163. 

Menkin, J. A., Robles, T. F., Gruenewald, T. L., Tanner, E. K., 

& Seeman, T. E. (2017). Positive expectations regarding 

aging linked to more new friends in later life.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2(5), 771–781. 

Moè, A., Hausmann, M., & Hirnstein, M. (2020). Gender 

stereotypes and incremental beliefs in STEM and 



第 9 期 王  祯 等: 积极刻板印象会产生消极影响？ 1667 

 

 

non-STEM students in three countries: Relationships with 

performance in cognitive task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85, 554–567. 

Molden, J., & Maxfield, M. (2016). The impact of aging 

stereotypes on dementia worry.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14(1), 29–37. 

Ng, R., Allore, H. G., Monin, J. K., & Levy, B. R. (2016). 

Retirement as meaningful: Positive retirement stereotypes 

associated with longevi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2(1), 

69–85. 

Pikhartova, J., Bowling, A., & Victor, C. (2016). Is 

loneliness in later life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Aging 

and Mental Health, 20(5), 543–549. 

Ramírez, L., & Palacios-Espinosa, X. (2016). Stereotypes 

about old age, social support, aging anxiety and evaluations 

of one’s own health.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2(1), 47–68. 

Robertson, D. A., King-Kallimanis, B. L., & Kenny, R. A. 

(2016).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aging predict longitudinal 

decline in cognitive function. Psychology and Aging, 

31(1), 71–81. 

Rosenthal, H. E. S., & Crisp, R. J. (2007). Choking under 

pressure: When an additional positive stereotype affects 

performance for domain identified male mathematics 

stud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2, 317–326. 

Saad, C. S., Meyer, O. L., Dhindsa, M., & Zane, N. (2015). 

Domain identification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positive 

stereotypes on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math performanc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1(1), 

162–167. 

Schmader, T., Johns, M., & Forbes, C. (2008). An integrated 

process model of stereotype threat effects on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115(2), 336–356. 

Shih, M., Ambady, N., Richeson, J. A., Fujita, K., & Gray, H. 

M. (2002). Stereotype performance boosts: The impact of 

self-relevance and the manner of stereotype ac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3), 

638−647. 

Shih, M., Pittinsky, T. L., & Ambady, N. (1999). Stereotype 

susceptibility: Identity salience and shifts in quantitative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1), 80−83. 

Shih, M., Pittinsky, T. L., & Ho, G. C. (2012). Stereotype 

boost: Positive outcomes from the activation of positive 

stereotypes. In M. Inzlicht & T. Schmader (Eds.), 

Stereotype threat: Theory, process, and application (pp. 

141−158).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ih, M., Pittinsky, T. L., & Trahan, A. (2006). Domain 

specific effects of stereotypes on performance. Self and 

Identity, 5(1), 1−14. 

Shih, M., Wout, D. A., & Hambarchyan, M. (2015). 

Predicting performance outcomes from the manner of 

stereotype activation and stereotype content.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2), 117–124. 

Siy, J. O., & Cheryan, S. (2013). When compliments fail to 

flatter: American individualism and responses to positive 

stereotyp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1), 87–102. 

Siy, J. O., & Cheryan, S. (2016). Prejudice masquerading as 

praise: The negative echo of positive stereotyp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2(7), 941–954. 

Smith, J. L., & Johnson, C. S. (2006). A stereotype boost or 

choking under pressure? Positive gender stereotypes and 

men who are low in domain identification.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8(1), 51–63. 

Son, D., & Shelton, J. N. (2011). Stigma consciousness 

among Asian Americans: Impact of positive stereotypes in 

interracial roommate relationships.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1), 51–60. 

Spencer, S. J., Logel, C., & Davies, P. G. (2016). Stereotype 

threa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7, 415–437. 

Spencer, S. J., Steele, C. M., & Quinn, D. M. (1999). 

Stereotype threat and women’s math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5(1), 4–28. 

Steele, C. M., & Aronson, J. (1995). Stereotype threat and 

the intellectual test performance of African America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5), 

797–811. 

Steffens, M. C., Niedlich, C., Beschorner, R., & Köhler, M. 

C. (2019). Do positive and negative stereotypes of gay and 

heterosexual men affect job-related impressions? Sex 

Roles, 80, 548–561. 

Tagler, M. J. (2012). Choking under the pressure of a positive 

stereotype: Gender identificat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moderate men’s math test performanc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2(4), 401–416. 

Tran, A. G. T. T., & Lee, R. M. (2014). You speak English 

well! Asian Americans’ reactions to an exceptionalizing 

stereotyp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61(3), 

484–490. 

Tran, A. G. T. T., Miyake, E. R., Martinez-Morales, V., & 

Csizmadia, A. (2016). “What are you?” multiracial 

individuals’ responses to racial identification inquirie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2(1), 

26–37. 



1668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9 卷 

 

 

 

 

Do positive stereotype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WANG Zhen, GUAN Jian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Positive stereotypes are positive traits that describe social groups. Previous research on 

stereotypes has been mainly focused on negative stereotypes while overlooked positive stereotypes and 

especially their negative effec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positive stereotypes are discussed from 

racial, gender and aging stereotypes, and conditions for their emergence are elaborated including subtle and 

blatant activation of positive stereotypes, accurate and extreme portrayal of positive stereotypes, ingroup 

and outgroup identity of stereotyper,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positive stereotypes. Further research 

can be discussed from collectivistic cultures, research fields and targets, interventions, and positive effects 

of negative stereotypes. 

Key words: negative stereotypes, positive stereotypes, positive effects, negative effects 


